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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去看水

对于水，我是喜欢的，无论是

江水，湖水，还是海水，只要是水

就让我觉得欢喜。儿时在离家不

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那是我时

常去的地方，每当开心，或者是不

开心，再或是有心事的时候，总是

喜欢去那里坐坐。看着那流动的

水，心情竟也跟着好了起来。

特别是在夏天，河水里都是

前来玩水的人们，大人和孩子都

是极爱水的，他们在水里嬉闹，

在水边奔跑，与水做着最亲密的

接触。在那一时刻，无论是孩子

还是大人，都是快乐的。当然时

常也会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

河边，聊着天，或者是静静地看

着远方，当微风自远方吹来的时

候，整个人都感觉非常舒服。

喜欢闲时看水，看的是一种

心情，一种心境。只因面对着那流

动的水，无论心情再怎么不好，但

是也渐渐地释怀了。我想这就是

水的魔力，它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化解你内心的不悦，让你能够在

顿悟之后，再以积极的心态，去面

对尘世间的一些事情。

只要是有水的地方，人们一

定去得多，也喜欢去。记得有一

年带女儿去青岛，那是我和她第

一次见到大海，当我们来到海

边，将手指伸进海水的时候，激

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也

就在那一刻，女儿爱上了大海，

爱上了那湛蓝的海水。

在青岛的那段日子，我们会

每天都去海边，其实景还是那个

景，真的就是喜欢在水边待着。甚

至在回来后的日子里，女儿还心

心念念地想着重游。问她为什么

想去青岛，她说那里的海水好美，

在海水里可以冲浪，还可以游泳，

总之，只要是在海水里就好。

女儿的话又何尝不是我所

想的呢，喜欢水，真的不在意是

哪里的水，只因你站在水边，就

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快乐。特别

是在夏天，水简直成了人们的最

爱，于是乎，江边，湖边，小河边，

处处都有人们的身影。当然就连

室内游泳，也是人满为患。

闲时去看水，看的真的是一

种心境，当你与水亲密接触的时

候，水中有你，你中有水。炎炎夏

日，与水为伴吧，让它洗去我们

的烦恼，带走我们的烦忧。当你

在面对尘世间一切烦忧时，一旦

面对大海，你会觉得一切真是微

不足道。 文/朱 凌

头上的风景

发型是头上的风景。

和服装一样，这道用于装饰

人类的风景有着不可磨灭的时

代烙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人们的发型和服装一样整齐划

一，长发必定是麻花辫，短发必

定是卓娅头，这是雷打不动的主

旋律，偶尔有一点些微的调剂，

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比如麻花辫

里又分长短，因而对辫子的整体

形状要求又有所不同——齐肩

辫的发梢讲究要齐，最好是像宝

剑一削而就的，没有一点参差的

乱茬。长辫的发梢虽然随意，中

段却讲究光溜齐整，没有碎发毛

刺，要上下一般粗，当然最重要

的还是要发质优良，乌黑油亮。

当时风传，两条粗黑的长辫子能

换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可见即使

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美丽也

还是有它相对公道的价值。

那时候没有什么明星可追，

人们穿衣打扮的灵感不过来源于

味之旅

父母退休后，家里的饭越来

越香。我对女儿说，姥姥过去做

饭不好吃，退休后越来越有样

子。父亲不同意我的说法，父亲

认为我们小时候母亲做饭不好

吃是那时的材料没有现在的好，

油水没有现在的多。我认为，父

亲这么说明显是为母亲开脱。

前几天，母亲准备着写《准格

尔旗的稷香》的内容，跟父亲讨论

糜米的做法。父亲说起美食津津

乐道，马栅人做米画儿最精致、米

窝窝在川掌叫酸糕、酸粥好不好

吃主要得看浆米罐子……厨房里

的灯是暖暖的淡黄的光，父亲母

亲聊天的声音在厨房里与做饭的

各种叮当声一起奏起了小小的交

响曲，听起来像温柔的小夜曲。

到了女儿生日这天，母亲为

外孙女蒸了黄米糕。父亲一个劲

地夸赞，几十年了，没想到母亲

还能蒸出这么好的糕。母亲眼角

的皱纹露出无声的笑意。现在母

亲和父亲做糕会花更多的心思。

把糕做成素糕片片或包豆馅、菜

馅的糕角角，豆馅一定是自家的

红豆煮熟了做的，菜馅一般是菜

丝与土豆丝混在一起拌成的。为

了照顾大家的口味，还会将糕下

一次油锅，父亲总是会把糕的表

面炸出泡泡。

女儿对黄米糕没有表现出

十足的热情，也许她对蛋糕的

心思更重些。

女儿打电话催促她爸回家布

置生日小派对的现场，然后拉着

我看云。女儿说，妈妈你看天空是

个大画家，云彩就是天空的作品，

一会儿就是一幅画，一会儿就是

一幅画。这朵云画的是小公主的

裙子，也许天上有风吧，裙子没被

吹散了，很快变成了松松软软的

大棉花糖。那朵云画得像一头大

狮子，然而一会就长出了一双大

耳朵，变成了温柔的小兔兔……

我与女儿一起看着天空，听女儿

讲那些云朵怎么变化。

女儿的手表电话响了，“爸

爸，我和妈妈一会儿就到家。”

父亲又说起了那句口头语，外

孙女是狗，吃了就是个走。

开着车，车窗落下，风吹在

脸上，我和女儿的头发也随风

飘着。几个小朋友在等着女儿

一起吹气球、吃蛋糕，女儿兴奋

地期待着拆礼物。在女儿的生

日小派对上，也许她会开启属

于自己的味之旅。 文/刘雅娜

细节美好

伊喝茶时，总喜欢用白色洗

碗巾，将冲茶器皿擦洗得亮晶

晶。茶盏是那种近乎半透的骨

瓷。忙完一天后，伊习惯在斗室

里安静地坐着，给自己沏上一盏

绿茶。音乐也是舒缓而不激烈，

心境坦然。伊说，她喜欢这种独

处冥思状态，去想一些东西，或

者写上一段随感。而写字前，将

周围收拾干净，也是对文字的一

种心态。有时候，在纸媒或者公

众号看到伊的文章，总能想着她

行文时那些生活细节与习惯。

早晨，我站在楼台，秋日薄

凉，楼下植物泛着青绿。对面楼

女主照例收拾着卫生。半掩玻璃

门，能看见餐桌上插着一束花。

她家厨房外窗台装修时贴了瓷

砖。每次清理家务，都将瓷砖擦

得干净。在这前后楼，她是唯一

打扫户外窗台的。能想象她的家

也会被收拾得一尘不染。

细节关乎城市，体贴的是

人文与亲和。

随着环境改善，城市越来越

宜居。整洁，植有绿化，一年四季

花常开。在城市角落间，根据周

围地理人文，布局不一，建起园

林草坪，亭榭楼台多有木栈道，

葱绿之间成为市民漫步之地。我

倒是喜欢它的名字——口袋公

园。寓意它的小，却又不同，每座

口袋公园都有自己特色。有的半

场篮球，灯影下常见跳跃的身

姿。有的24小时城市阅读，隔窗

观景，那种格栅玻璃后读书的身

影很是美丽。又因口袋公园就在

街角，兴步或小坐，不显急躁，有

着时间慢下来的感觉。

有时候，坐在木椅上，看公

园里夫妻挽手徐徐而过，或孩童

笑意盈盈，恋人们私语垂首，衬

着竹木背景，画面洋溢着幸福。

活力城市，在和谐氛围里，

也许不经意平常举动，都会有

新发现。

早晨，赶着上班，最近连续

大雨，路面有积水。车速快，看

见路边行人，忙着降速，为的是

不溅起一片水花。伞下行人，也

是微笑示意，那一刻带给彼此，

都是一天最初的愉悦。

苏师傅那天开晚班出租

车。准备收车交班，环城道上停

电抢修，整条路面漆黑。他忽然

看见前方有辆自行车，有位穿

校服的女生，应该是晚自习回

家。苏师傅慢下车来，跟着自行

车，一路照亮着骑行中的女生。

等过了那段黑路，他才离去。

看过一段城市视频，一位步

履蹒跚老者，在城市斑马线上，正

努力想加速通过，可腿脚不便，让

他行走颇有些困难。忽然，等候的

一辆车打开车门，看见一位先生

下车去搀扶那位老人。在转为绿

灯时，所有车都没动，等那位先生

上车后，大伙才有序通过路口。

去一些城市，记忆留存，往往

在乎于细节，在一座城行走、坐

车、观光、访友，所接触的那种便

捷或者安全，往往体现在细微处。

去问路，所遇异乡人满面春

风，亲切告知。去打车，与师傅攀

谈，待你如友，不觉加深着对一座

城的好感。去餐饮，店堂明码之间，

会告诉你他乡吸引你欢喜的口味。

去的地方多了，有的城市会

淡忘，有的城市因一段段细节而

被牵挂着。如同相遇知己，她不经

意举动，藏着发自内心的温暖，在

相互关心中，通过细节举措，不断

被释放。在亲和与接近中，攒着时

间下的热爱，彼此牵挂。

生活有时平淡，感受细节中

的美好，是种幸福，人是如此，城

也亦然。 文/杨 钧

几出样板戏，可以借鉴的形象有

限。我记得看完《杜鹃山》回来，街

坊家的小虹不可救药地迷上了里

面的党代表，死活非要她妈找人

给她剪“柯湘头”。她妈请来权当

师傅的同事倒也成竹在胸，三下

五除二就把小虹的头发剪完了，

又嫌发梢直楞楞的不像，用一根

烤热的竹筷子将头发卷来卷去。

读高中时，中央电视台播出

了一部叫《血疑》的日本电视连续

剧，山口百惠扮演的大岛幸子一出

场就迷倒了一众少男少女。一时

间，“幸子头”大行其道，无数个不

同脸孔的“大岛幸子”如雨后春笋

般地在校园里涌现出来。不过这种

风潮似乎并没有流向校外，大概是

这种发型太学生化了吧，所以在流

行的领域问题上受到了一点局限。

校园外的“社会上”则另是一

番风景。大概是从八十年代初开

始吧，弯弯曲曲的卷发粉墨登场，

到中期涌现的“爆炸头”，把烫发

给人的视觉震撼发挥到了极至。

一个叫张蔷的流行歌手，不仅歌

曲唱得别具一格，发型更是超乎

想象的前卫——一头乌黑的秀

发，不知用了什么工艺，烫得每一

根都像遇到静电一样支棱起来，

原本是普通规格的脑袋，一下子

变得毛茸茸软蓬蓬的硕大无比，

像戴着英国皇家卫队的大头盔。

靠着十几盒畅销不衰的磁带，她

持续走红，不仅歌声响遍了每一

条大街小巷，那新奇而夸张的“爆

炸头”也深入人心，并且炸出了一

股强劲的冲击波。穿着花衬衫、喇

叭裤，戴着蛤蟆镜、手提录音机在

街上混的年轻人，如果头发没有

爆炸，那他的时髦就不能算是到

位。只是比起磁带盒上的当红歌

星，老百姓自然要低调一些，所以

他们的爆炸也比较留有余地，只

限脑袋的上半球，下半球直直地

削短了完事。

后来，“爆炸”的风头逐渐减

退，但它的影响却余波未尽，以

至于在后来风行的女式“钢丝

头”上，依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它的传承。原本稀疏细软的头

发，经一种特殊的方法一烫，立

刻膨胀成松软的一大把，看起来

和摸上去，都会有一种巧夺天工

且不劳而获的丰美。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海外及

港台艺人的大量涌入，许多前所

未见的发型在电视上各领风骚，

人们的眼界洞开，可参考和模仿

的发型多了，对发型的关注和需

求开始变得挑挑拣拣，表现出空

前的多元化。现在，不仅各种别出

心裁的新式发型层出不穷，而且

还可以根据主人的喜好染出缤纷

绚丽的色彩，既紧跟时尚还要突

出个性，成为人们头上的一道鲜

活亮丽的风景。可惜这几年“全民

脱发”，这片风景的沙漠化现象日

益普遍，于是男女老少都不淡定

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拯救发

际线的热潮，保护头顶上的原生

态植被，刻不容缓。 文/阿 简

◎◎闲看简说闲看简说


